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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在我县小东岭召开的东路军高级将领会议，其意义

十分重要与深远。

日本是个蕞尔岛国，面积不足我国甘肃省大，人稠地窄，

资源匮乏。明治维新后，向外扩张野心膨胀，制定了“吞并朝

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东亚”的大陆政策。中国地大物

博，物华天宝，灿烂文化，使小日本垂涎三尺，虎视眈眈。甲午

战争，清朝北洋海师覆没，日本得胜回巢，大大刺激了日本军

国主义侵略野心。一九二七年夏，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

议”，赤裸裸地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注：支那即中国） 日本是

个变态国家，崇洋媚欧，与西方列强为伍，加入帝国主义行

列。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最疯狂，最野蛮，最凶恶，最

贪婪，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最沉重，最痛苦。凭其利炮坚

舰，鲸吞我台湾，抢占我东北三省，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冒天

下之大不违，悍然制造“七七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亡我之心，昭然若揭。

华北危急！全国危急！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民族安危千

钧一发，国家存亡十万火急，国共两党捐弃恩怨，携手抗日，并

肩救亡。

忻口战役后，太原失守，晋南沧陷。为了稳定山西抗战，

鼓励友军坚守山西，坚持敌后游击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

地，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

日，在沁县小东岭关帝庙召开了第二战区东路军高级将领会

议，由东路军总司令朱德主持并做重要讲话，副总司令彭德

怀和左权做了长篇报告。我方还有刘伯承、徐海东、王新

亭、李达、张浩，决死纵队薄一波等。友军有李家钰、曾万

钟、李默庵、赵寿山、武士敏、朱怀冰，南京太原派员列

席。与会者三十余人，济济一堂，共商御敌大计。会议分析抗战

形势，阐述游击和运动战，交流思想工作经验，步署粉碎日军

九路围攻晋东南。

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民族统一战线最大的一次高级

将领会议，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

更是国共合作史上经典一幕。

小东岭会议闭幕时，朱德总司令胸有成竹地说：“明天再

劳大家一天，我请大家看戏。”看什么“戏”？原来是八路军一二

九师要在涉县与黎城之间的响堂铺打一场伏击战。这一地区

山高沟深，林密草长，适于隐蔽与突击。战前，友军将领胸前挂

着望远镜，登上高处嘹望。三月三十一日上午，日军山田辎重

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副师长徐向前一声令下，八路军步枪、机

枪和迫击炮一开火，仅两小时干脆利落结束战斗，击毙日军四

百余人，击毁汽车一百八十余辆，缴获枪支弹药无数。

四月中旬，日军骄纵狂妄的苫米地旅，烧毁武乡县城，北

窜榆社遭八路军有力截击，无奈沿浊漳河向南撤退。刘伯承师

长抓住战机，命令部队沿漳河两岸隐蔽而快速猛追。十六日在

长乐村河滩向敌发起猛攻，经整日激战，歼敌两千二百余人，

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一战而震动全局，各路敌军纷纷溃逃，“九

路围攻”终成黄梁一梦。

小东岭八路军总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完胜响堂铺伏

击战和长乐村围歼战，大长我志气，大灭敌气焰。

小东岭会议，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对山西抗战

的影响极其重要，稳定了情绪，坚定了信心。忻口战役后，太原

失守，晋南沦陷，山西抗日战线呈瓦解之势。阎锡山晋缓军蹙

居吕梁山区，在日军不断进攻下，退缩到紧靠黄河的离石、吉

县一带。老阎退到陕西宜川县。卫立煌中央军，在八路军掩护

下，从韩侯岭突围，一度退至陕西。反九路围攻胜利，日军遭重

创，回巢养伤。山西战局有所好转，阎锡山在吕梁一线站稳了

脚跟；卫立煌从陕西返回晋南，与八路军协同收复了平陆、芮

城、垣曲等地，进驻中条山区。其实，小东岭会议期间，朱彭左

与友军将领开诚布公，屈膝相谈，使他们很爱教育与鼓舞，双

方密切合作，共赴国难。武士敏将军率部队在子洪口抗击日军

一年之久，一九四一年在沁水英勇作战，壮烈牺牲。李家钰将

军在随枣战役中，以身殉国。赵寿山将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党，一直战斗在抗日第一线。

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太行、太岳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

发展，八路军经常派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

众，武装群众。减租减息，改造旧政权；建立各种救亡组织，儿

童站岗放哨，妇女纺纱做羊鞋，青年训练打游击；大生产，增产

增收，支援前线；参军参战，入伍抗敌。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

烈烈，根据地建设得铜墙铁壁。

八路军以太行、太岳根据地为依托，向晋东北、晋西北发

展，控制这些地区的乡村。同时，北越长城，东下太行，宋任穷、

陈再道纵队推进冀南、鲁北，宋时轮、邓华纵队远出冀东，杨成

武支队北进云雾山，吕正操开辟冀中平原。日

本在华北三十万兵力，实际只据守着城市和

铁路沿线，八路军活动遍及华北。

日军围攻晋东南，正值第五战区李宗仁

指挥台儿庄会战。反“九路围攻”的胜利，日

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兵折将，苟延残喘，无

力南下，这就有力地支持台儿庄战役，最后取

得抗战以来第一场大会战的胜利。

八年抗战，国共两党团结在爱国主义旗

帜下，枪口对外，御侮救亡，在民族解放战争

史上，第一次出现两个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

合的战场：一个由强劲的八路军开辟的敌后

游击战，一个由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目标

一致，行动统一，取得了近代史上第一场反侵

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小东岭会议的核心，或曰重要意义，就

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共合作，这个模式将是国

共未来走向的指南。

硝云散尽，炮声远去，抗日战争已走过七

十个年头。神州大地，阳光灿烂，莺歌燕舞，民富国强，国泰民安，

人民幸福安康。

然而，未瀛岛现状却让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二战胜利

后，远东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

侵略者，从法律上作出定性和定论，东条英机之流受到法律和

正义审判与严惩，永远钉死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但是，时至

今日，日本一撮右翼分子，频频“拜鬼”，到靖国神社祭祀双手

沾满中国人民鲜血、被正义处决的战犯，为屠夫们喊曲，唱赞

歌，公然否定《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胡说远东军事法庭

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日本政府不承认侵害别国是“侵

略”，不承担战争责任，不向受害国人民认罪与道歉。篡改历

史，颠倒是非。

东京阴风森森，暗流涌动，右翼分子十分嚣张，军国主义

蠢蠢欲动，小泉安倍粉墨登场，政坛急剧向右下滑。日本中小

学校强调，挂有侵略象征的“日之丸”国旗，强迫学生唱赞美天

皇的“君之代”歌曲。日本报刊、电视台等媒体，宣扬狭隘的民

族主义，吹捧其民族如何优秀。其实，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全盘

西化，轻视亚洲，蔑视亚洲人民，以邻为壑，以邻为敌，以强欺

弱，妄想称霸亚洲。

日本政府已经突破了和平国家宪法，制定了“有事法

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自卫队派遣到海外。伊拉克战争已

走出这一步。眼下安倍竭力“修宪”，把日本人民推入新的侵略

战争中。在美国怂恿下，日本肆无忌惮在东海兴风作浪，把我

国固有的钓鱼岛宣称为日本领土，随意以该岛为基线来划分

经济水域。狼子野心勃勃，贼胆包天，染指南海，与跳梁小丑菲

律宾阿基诺沆瀣一气，搅混南海，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安倍蛊惑人心叫嚷“中国威胁”，加速复活军国主义，把日本人

民拖入新的侵略战争中去。

抗战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穷凶

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犯下的屠杀、掠夺、奸淫一系列惨绝人寰的

滔天罪行。据不完全统计，死伤于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同胞三

千五百万，直接经济损失一千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五千亿美

元，犯下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凶恶的罪行。

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日本帝国主义敢于冒天

下之大不违，悍然发动侵华战争，除了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与殖

民野心外，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腐改无能、人民不团结等弱点，

也是遭受欺凌、践踏的深刻原因。

悠久而优秀的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畏强暴与外来侵略

者血战到底的光荣传统。每当民族危亡之际，五千年的文化积

淀，必将爆发出无穷力量，丹心碧血，熠熠生辉，抛个人小怨，

全国家大义，毁一家之私，固民族之基，成为行动准则，全民的

价值取向。卫青、霍去病、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戚继光、林则

徐、邓世昌、左权、张志忠……灿若明星，炳彪史册，光耀千古，

永垂不朽。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发扬小东岭民族统战精神，高

举爱国主义旗帜，爱国一家，枪口对外，筑牢新的万里长城。由

于诸多原因，台湾尚未回归祖国怀抱，海峡两岸还隔着一条鸿

沟。但国共两党有智慧与能力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的。汪道涵

和辜振甫主持的“九二共识”，连战破冰访京，都已打破了数十

年僵化格局，昭示某些历史趋势和未来两岸走向。民族和解，

祖国统一，人心所向，历史必然。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勿忘国

耻，兴我中华。

沁县小东岭，国共高级将领运筹帷幄，携手抗日救亡，并

肩保家卫国，爱国精神，永放光芒。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后，打通了白晋公路，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分割

为太行、太岳两部分。沁县也被一分为二，路东划归太行区，路西划归太岳区。继而，对我抗日根

据地实行残酷的“囚笼”政策，以白晋线为中轴，在沁县大肆构筑碉堡，设置据点，仅在沁县境内

就设有交口、固亦、温庄、北寺上、北石堠、南石堠、合庄、长胜、段柳、白家沟、大桥沟、新店、栋村

等十几座碉堡和炮楼。百团大战后，日寇修通白晋铁路（日军称东潞路），把沁县作为摧毁太行、

太岳根据地的基地派重兵驻守，对敌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为了迅速扭转被动局面，一九四二年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参谋李殿章同志（一九四三年秋

后，负责人为李之光，山东临淄县人，解放后任山西省军区参谋长，省军区顾问），奉命抽调军分

区情报处谍报参谋刘守中、情报员岳峰、刘向亨、曹晟等人在县城东十几里的西河底村组建了太

行第三军分区沁县谍报工作站。任命西河底村抗日中心小学校长刘守中为站长，隶属军分区情

报处领导。他们组建情报网络、发展堡垒户和情报人员，开辟秘密交通线。情报人员打入日伪军

政机关，搜集日伪军政警宪特人员组织情况，刺探日伪军的军事行动。有的潜伏于敌人的交通

站点和铁路车站，有的以工商企业为掩护，收集传递情报，窃取敌人军用物资，利用敌伪人员的

关系积极营救我方被俘人员，护送过往军政干部，秘密携带宣传品进城或到各据点散发，瓦解日

伪军关系，相机策反伪军人员，为准确部署反扫荡，提供情报支持。

受站长刘守中的派遣，刘向亨打入日伪沁县火车站，曹晟打入伪公署情报室，岳峰、曹双和

打入日伪部队，牛春木、贾明道、岳二小、屈怀清等人打入日伪军据点。他们坚决按照组织纪律

要求，以各自的单线联系方式展开情报工作。他们在取得合法身份后，利用各种机会刺探日伪

军各类机密，随时将县城内和各据点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以及扫荡出发时间、地点、兵

力、指挥官姓名、秉性等情况写成情报，交给秘密交通员传递出城。岳峰、曹双和利用在日伪军

里的合法身份，提前两三天就能获悉敌人的重大军事行动。刘向亨利用担任沁县火车站列车长

和站长的身份，获得日伪军用物资的运输计划。交通员张近芳在县城北街(现药材公司址)开办

天恒厂木铺，其弟张正芳在县城新民小学读书，他们家住合庄村，而合庄村正是我八路军地下秘

密交通线的第一个站点。张近芳兄弟以及曹焕先、岳二小等交通员正是利用他们在县城人熟地

熟和进出方便的条件，将情报放在竹篓篓里或篮篮里传送出城，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日趋恶

化，敌人对进出城门盘查越来越严，他（她）们又把情报巧妙的缝在衣服内或套鞋邦里(解放前妇

女鞋外穿有套鞋) 张近芳则有时利用弟弟张正芳放学回家的机会把情报夹在课本中带回合庄

村，然后转送西河底村刘守中处，由刘递交军分区情报处。当时间紧迫来不及按程序运作时，也

冒险直接通知涉日军扫荡村庄和我方军政人员。

除搜集敌人的情报外，情报人员还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将敌人的武器弹药、医疗器械、稀缺

药品、照像器材等军用物资偷运出来，送给我军。有一次，刘守中、岳峰、曹双和等人经过周密计

划，里应外合，将敌人的十匹骡马经长盛、段柳、小东岭村、西河底村、荆村、窑长等村偷运到武

乡太行军区。岳峰还利用在敌伪部队当书记员的便利条件，将日军的一支勃朗宁小手枪和数十

发子弹偷出来，分批交给张近芳和曹焕先带出县城。岳凤鸣利用进出城门方便条件用背篓运送

子弹。刘向亨也经常利用自己进出城门不受检查的特殊身份，在公文包里夹带大量宣传品秘密

散发，利用上太原，下长治出差的机会为我军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交给刘守中后转送军分区首

长，他们的行动多次受到军分区的表扬。一九四二年，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最野蛮的经济封

锁，层层设卡，严禁食盐、药品、火柴、纸张等生活必需品重要物资流入根据地。遵照军分区首长

的指示，刘守中化装成铁路随乘人员，亲自携款到太谷县城购买盘尼西林西药，在刘向亨的协助

下顺利完成任务，挽救我大批伤病员的生命。一次敌人怀疑曹双和私通八路，将他关入宪兵队红

部，对其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但始终未撬开曹双和的口，后经组织营救得以出狱。坚决地保护

了情报站同志的安全。牛春木以交朋友的方式和段柳哨棚的伪班长称兄道弟，并相机晓以民族

大义，终于成功策反了一个班的伪军带枪投诚。

尽管敌人的封锁看上去密不透风，但我们的情报人员，活动起来仍然得心应手，准确、及

时、安全地传送情报，他们经过周密策划和秘密布置，先后开辟了几条秘密交通线：一条是由县

城到南石堠、亚亚沟、黑峪沟、再到西河底村，最后到军分区，由刘向亨、岳二小、曹晟、马庆生，

任铁孩等人负责运作；另一条是从县城天恒厂木铺(现北街药材公司址)到合庄村，经黑峪沟村，

再到西河底村，最后到军分区，由岳峰、贾广成，曹双和、王庆生，曹焕先、张近芳等人负责运作。

另一条是从县城何家巷口糖房情报点到梁家河，经范家沟村，西河底村最后到军分区。由岳峰，

牛水林，东二同，刘万福，王二俊等负责运作。在宋家沟村的北面，叫红四眼沟的菜园地内有一

间土房子连着的土窑洞也是当时太行太岳互通情报的交通联络点。是由岳峰，牛水林等负责的。

一九四四年在此菜园地的土窑洞里还成立了以吴向贤为主席的白晋铁路地下工运组织，并多次

配合太行部队袭击沁县火车站和机务段，烧毁日军机车车库和部分设备，点燃油库，活捉一名日

本鬼子。军分区首长李之光获取情报后，多次带领太行部队成功袭击机务段和段柳哨棚，并端掉

过长胜哨棚，合庄哨棚。他们在每一个交通点都发展了若干堡垒户和交通员，利用随机应变的联

络暗号交换情报。为避免暴露，他们彼此之间实行最严格的单线联络，制定严密的传递程序和组

织纪律，而经常变换接头方式和传递路线，避免秘密工作最忌讳的“熟面孔的重复出现”。正是

凭借这些秘密交通线，大量军事情报、军用物资和我抗日军政干部即使是在敌人封锁最严密的

日子里，也照样能够畅通无阻，来去自由，而且历时五年没有出过任何纰漏。

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太行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准备消灭沁县城内拒不受降

日军，斩断长治以南方面日军的退路，解放沁县城。谍报站的刘守中、岳峰、刘向亨、曹双

和、曹晟等人按照上级的布署，及时将县城内敌人的兵力部署摸清后，绘制县城日军的兵力分

布图，专程前往荆村向军分区首长进行了汇报。在攻打沁县城的头一天上午即农历七月十四

日，军分区首长和独立营营长李之光由张近芳带路来到合庄村和亚亚沟村顶上，（下转四版）

1938 年 1 月 7 日，人们正准备过大年。突然听到城楼上的钟声

敲响，我大姐夫急急忙忙从外边进来，说飞机要轰炸。他安排我和

母亲、弟弟钻进煤井圪道，自己躲在一个竖柜里。不大一会，炸弹便

在耳边轰隆炸响。等到响声过后，我们钻出来一看，西边巷内的常

富盈家房子被炸塌了，好在人躲出去了，而我家后院的叔叔却被炸

死了。再看我家窗台下，一颗炸弹撅着屁股，插在地下，没有爆炸，

我们侥幸躲过一劫。此时，在二郎山的二舅三舅看到炸弹落在了我

家院子的方位，急忙跑下了招呼全家迅速撤离。我们什么都没带，

全家躲出县城，先在二郎山，后来又到了坡头、下北里、梁楼沟、上

北里、何家庄、烟立、红坡等村，或投亲靠友，或夜宿荒野，颠沛流

离，苦不堪言。直到解放，我们才回到县城中学北侧的老屋。

逃难中，住的时间最长的是红坡村，我家住在村东一个窑洞

里。记得日本鬼子经常到村里要米要面，还摊派干柴，东西准备好

了，还得派人送到城里。我那时只有十来岁，个子长的大，常派去支

差。一次，东城墙一处被八路军夜里扒开，墙上刨下梯子一样的台

阶，日本人让张怀怀、张来贵和我三人去抢修，我们拿了工具，从早

一直干到中午，日本人看到还没有修完，就用皮鞭打我们，用皮靴

踢我们。等他们走后，我三人见四下无人，撒腿就跑了，跑到大寨沟

时，二郎山哨棚上的敌人向我们开枪，子弹从我的头上飞过，好在

跑得快，没被打住。回到村里不敢回家，躲在一个山洞里。可村里人

遭了殃，鬼子逼着村里要人，村人说没有见到我们，又派了我父亲

等人把城墙修好才算完事。

一次，村里五六个人背着豆子往城里送，路过大寨沟，日军的

飞机正在往火车站附近撩炸弹，一圈一圈从我们头上飞过，我们十

分害怕。到小庙上送了粮，同行的张来贵说没有见过火车，想到城

里看看，我两一齐来到火车站。头一天晚上八路军把电线割断了，

日本人正在抓人，说我们是小八路，不由分说就要抓人。张来贵比

我大两岁，说“快跑”，我两便向河湾跑去。我不熟悉道路，跳下一个

土台子后，便是漳河，过了河便是暖泉，我死命地往前跑，敌人带着

狼狗在后边追，快到河心时，敌人飞来的子弹打掉了我的帽子，我

就势倒在了水里，鬼子以为我死了，等他们返回去时，我爬起来一

口气跑到暖泉的姨妈家，换了衣服才跑回家中。

还有一次，更加凶险。一天我们在红坡学校念书，两个八路军

就在我们学校，或然有敌人来要柴草，八路军和鬼子动了枪，鬼子

跑回哨棚，带了一队人马把村子围了。此时，老师将我们放了，正要

回家，一个日本兵上来揪住我的耳朵，嘴里喊着找八路，我说我是

学生，不是八路，还让他看我的书包。他还不松手，直到把我的耳朵

揪出血来，滴在白色的小布衫上。我趁他不注意，挣脱就跑，跑到龙

王堂躲反的洞洞里，进洞时，里边已经有了十几个人。这里非常隐

蔽，口小洞大，洞口用沙蓬挡着，外边看不见。敌人搜遍了村子，找

不到人，便向这边寻来。此时，张谷兰家的小孩子哭了起来，引来日

本人。他们用刺刀挑开洞口，让我们举着手从洞里出来。我布衫上

有血，认出来就麻烦啦。张谷兰娘家是城里的，侄子叫张清贤，会说

日本话，她让我跟在后边，说是她侄子，在城里念书，并给我擦干血

迹，把布衫装在书包里。我跟着她，她侄子说了几句日本话，我们便

过关了。日本鬼子让三四十岁的男人，把衣服脱下，一排跪下，用刀

背在他们脖子上来回拉，口中不住喊着“交出八路，交出八路”，脖

子被拉得一片血红。后来，有人通知县里维持会长王邦正（红坡村

人），才把他们放了。

我父亲在鬼子来之前是在城里卖饭的，一次我们支完差，父

亲带我到现在政府那里的饭店吃饭，吃完饭出来，日本鬼子把我们

爷俩抓进何家巷。何家巷就是城关医院南侧的巷子，是日本占领时

期审讯“犯人”的地方，他们将抓来的人，扒掉衣服，绑在一辆平板

车上，用一个铁筒子塞进嘴里，开始灌水，灌完后用脚在人肚子上

踩，水从嘴里喷出，然后再灌，再踩，往死折磨。还有一办法，他们在

郭家肉铺的柱子上，把人绑起来，让狼狗上去咬，一口一口撕下肉

来，血肉模糊，活活折磨死。这天又打死了人，让我两埋人。我爹背

上死人的胳膊，我抬上脚，抬到南门外一块二亩大的地里，挖一个

圪道，把人埋了。不知多少人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村里很多人都

被抓去埋过死人。

日本鬼子的恶行，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几十年来，我怎么也忘

不了。尤其是那次在红坡村制造的惨案，想起来，就恨不得能生啖

其肉。那是一个秋天的清早，鬼子的队伍包围了红坡，我家灶台下

有一个开阔的窑洞，全家和邻近的人们都躲了进去。日本人挨家挨

户搜了个遍，抓着十三四个人，把他们集中在王家爷垴，问他们我

军行动去向，他们什么也不说，敌人就用机枪扫射，射死后又用刺

刀扎，这次惨死的村民有王沟孩、张平孩、张太清、张天量、王四海、

刘贾锁、王四望、孙二憨、张五孩等，还有三个八路军战士被活活烧

死。我们在地窖里躲了大半天，枪声也不响了，估计敌人走了，李水

旺说上去看看鬼子打死了谁，我跟在他屁股后面。谁想到，狡猾的鬼

子没有走，齐压压站在爷垴上，估计是专门等待人来收尸。张水旺一

露头，两个鬼子便拽着他的胳膊，拖到上边，用刺刀连捅几下，毙了

命。我见状转身就跑，一口气钻到灶台下的洞洞里，第二天才出来。

日本人被赶出中国 70 年了，但当亡国奴的日子不能忘，希望

未来不会再有历史上屈辱的一幕，希望全中国人时刻警惕，保持清

醒的头脑，牢记“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古训。

王克章

小东岭会议及其历史意义

我五岁那年年关，日本飞机轰炸了我的家，一家人逃出
县城，十年流亡避难。期间，被逼支差，几次与死神碰面，亲
眼见到乡亲被屠杀，惨绝人寰，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罄
竹难书———

我亲历的屈辱岁月
曹磨小（83 岁）口述 小洲整理

张耀文

太行第三军分区沁县谍报工作站


